
悠悠故里龍舞情
豆棚閒話

牛神揚笛新春接新喜，火樹銀花元夕情更
盛。新年裏第一個明月高懸日，燈火耀人
間。喧天的鑼鼓聲裏，東北的大秧歌和南方
的龍燈舞，一派盛世祥和之景。此刻，我站
在北方的這片土地上，感受着春醒萬物的悸
動，聆聽來自各城鎮喜慶的秧歌鼓點，被濃
濃的元宵節氣氛深深熏染。同時，南方故里
舞龍燈的各種精彩畫面浮現在記憶的舞台
裏，使我心中的元宵節更加熱鬧可喜。
記憶中，每年過了正月初六，就有一些民

間組織的龍燈隊伍在鄉戶之間拜年，他們用
各色的紙、綢緞、木頭、蠟燭、竹片和稻草
做成一條五光十色的龍，他們敲鑼打鼓挨家
挨戶賀喜送祝福，紅紅的龍頭威風凜凜，對
着人群不停做出拜年、賀喜的動作，身後的
人舉着龍身組成長長的龍隊，跟着騰空躍
海，灑下一串串金光。單龍戲珠氣勢恢宏，
恍若天降祥瑞。接龍的人家燃鞭炮，給看龍

舞的人發糖，忙着給耍龍燈的人準備喜錢。
龍隊的人舞龍更歡了，各種奔張的造型和動
作引來一片片熱烈的掌聲和喝彩聲。小半天
的時間，舞龍結束，大夥意猶未盡，依然跟
着龍燈隊走入下一戶人家繼續觀看。我那時
候還是小孩，跟着夥伴看了一家又一家的龍
燈舞，直至天色將晚。
後來在城裏看過一次讓我終身難忘的龍燈

舞。元宵節皓月當空，江中泛起燈的河流。
燈火輝煌的城市被裝扮得格外喜慶。大街
上，各色龍燈在街頭緩緩游動，紅色的燈光
把黃色的「龍鱗」照得金光閃閃，華麗美
觀，這就是「金龍遊園」。至中山公園，突
現火龍，是用竹篾編成再繪製彩色，龍身通
體透明，內置蠟燭或油燈。燈一被點亮，漂
亮的火龍已經十分壯觀，舞火龍的場面更是
熱烈奔放，催人奮發。更有舞龍人隨着喧天
的鑼鼓聲不斷變化花樣來引龍起舞，會圈、

轉圈、穿插、翻滾，各種動作緊密相連，套
路豐富、動律和諧有趣。舞又隨伴奏音樂的
變化而變幻，舞者道具構思巧妙，造型誇
張，服飾奇特，舞龍人看似揮灑自如，又與
團隊緊密結合。不管是單龍戲珠，還是二龍
戲珠，皆是「人龍」飛舞，萬眾歡呼，那精
彩表演簡直令人眼花繚亂，引人入勝。
故鄉正月十五的舞龍燈是獨具特色的傳統

民俗娛樂表演活動。是舊時的家鄉人用舞龍
來團結民眾，祈禱龍的保佑，以求風調雨
順、五穀豐登。而今，每年的龍燈舞是慶賀
我們的太平盛世喜樂年華，用龍舞精神來激
勵自身及後代，以期國運亨通，造福神州，
在世界之林壯我中華！我們都是龍的傳人，
龍舞是華夏精神的象徵，體現了中華民族團
結合力、奮發開拓的精神面貌，包含了天人
和諧、造福人類的文化內涵，值得我們傳承
並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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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七日，去了蔡家河邊。走過
一座拱橋，聽潺潺潺流水，眼簾開
合的瞬間，冬日扭扭捏捏地跨進了
春天。雖已入春，可枯槁的冬顏尚
未褪去，離鳥語花香的陽春三月還
有一段時日。蔡家河原屬小溪塔城
郊，早已不見金燦燦的稻田，卻多
有黃澄澄的柑橘，在河水的導引
下，把農業文明的羞澀塗上了現代
服務業的層層亮妝，破繭成蝶，化
作飛起的翅膀。
越過一座生產電纜的工廠，便步

入了瀝青刷黑的步行小道。小道左
側皆為錯落有致的村民小樓，擠擠
挨挨，親密得不留一絲縫隙。房前
豎滿了高矮不一粗細各異的廣告
牌，儼然成為了名副其實的飲食一
條街。偶爾可見一小塊一小塊分割
的菜地，青青的蔬菜像是寒冷的灰
色主調中的叛逆。在鋼筋混凝土的
間隙，還有綠色的生命蓬勃發展，
不是寫意還能是什麼？
沉思間，移步換景，忽見一棵剛

栽下不久的枝條婆娑的大樹，沒有
一片綠葉，猶如褪了毛的枯瘦長頸
鹿，周圍還綁有支架以防其歪倒。
假以時日，長出嫩葉，滿樹便是靈
動的春天。直衝雲霄的樹梢扛的是
蕭瑟的冬眠，閉目養神的枝頭牽引
的是盎然的春意。這樹並非孤立無
助，腳下有草坪，四周還有低矮的
灌木，顯然是用心栽培刻意種植
的，彷彿蝶變成了賞心悅目的公
園。正欲探個究竟，前方一塊綠色
鐵牌赫然在目，原來河邊被列入了
黃柏河流域生態濕地保護範疇，難
怪要給她梳妝打扮紋眉插頭飾，變
得眉清目秀楚楚動人。
少頃，前行百餘米，春天呼之欲

出。幾朵粉紅色的小花，遠看像是
飄飄悠悠地繡在枝頭上，近觀則是
真真切切地開出來的一方美目盼
兮。驚詫之餘，感嘆生命的堅韌與
頑強，是冬天的尾巴更是報春的使
者。花是季節的符號，亦是審美的
象徵，既裝點了人們的視野，又綻

放了心中的希望。在四周皆為枯黃
和灰濛濛的氛圍中，這幾朵鮮艷的
花可謂陽春白雪，鶴立雞群。謂之
孤傲，或曰冷艷，亦或超凡脫俗都
未嘗不可，它們只是真實地率性地
開放，像稚童開心地微笑，未曾添
加絲毫的佐料。河邊有了這些花朵
的渲染，春天的氣息像貼心小棉襖
一般把她包裹了起來，溫暖而愜
意。
下至河邊，睡意正酣的枯黃與風

韻猶在的綠茵並存，水潭猶如蔡家
河晶瑩剔透的玲瓏，托起春天的期
待。氣溫回升，褪去冬裝，挽起褲
腳，踩着鵝卵石，尋摸足底的水下
世界，便可再現童年的無拘無束。
謂之濕地，盡顯生態保護的要義。
我們生活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
上，攜手與濕地同行，呼喚游動的
小魚與搖曳的水草，倘若穿越時光
隧道，不奮筆疾書，幾乎沒有可
能。
比我們更早的是水牛。牛群在河

心的草叢中啃食青草，搖擺的尾巴
像翻飛的五線譜，把初春的蔡家河
邊甩進了前行的序列。牛曾是人們
心中的聖者，托起過農業生產工具
落後的耕種時代。在機械化耕作的
今天，牛演變成部分人的搖錢樹和
大多數人的盤中餚。看着這些吃得
正歡的水牛，不禁悲從心來，長得
愈快，被宰之日則愈近。拋開情感
不談，草是靜態，不用刻意，翕動
的牛嘴對比形成動態，開閉之間已
是動靜結合，屏棄單調，若伴之手
持短笛的牧童，歌聲則會振動河灘
並飛越河水兩岸。也是，有了飛揚
的旋律，春天還會遠麼？
夕陽西沉，二月的春風似剪刀開

始呼嘯，舉手投足頗受煎熬，不得
已往回家的方向漫步。保護濕地，
栽種花草樹木，修建步道小徑，成
型在冬末初春，熱鬧就在不遠的春
光爛漫的明天。站定，回望蔡家河
邊，初春的步履雖顯遲滯，然而，
花開只是那麼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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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放飛我文學的夢想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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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酷愛喝酒，我的父親也喜歡喝酒。去年
中秋，回了一趟老家。父母聽說我要回去，
從早上忙活到下午。晚上8點過我才到家。
剛進門，小兒子還睡眼惺忪，放不下手。

只見豐盛的菜餚已擺滿餐桌，母親繫着圍
裙，正在將熱氣騰騰的燉湯往桌子上端。父
親滿臉笑容，從沙發上站起來，說：「來
吧，吃飯了，你們好久沒回家了，今晚上我
們爺兒倆喝這個酒吧，這是你哥哥從遠方帶
回來的。」說着話，父親快步走到客廳一
角，彎下腰去，雙手去抱一個陶瓷罈子，罈
子沒有動，父親把身子再彎一些，使勁再抱
一下，罈子稍微斜了斜，仍然沒有離地。我
趕緊放下孩子，說：「爸爸，我來。」
那是一壇紹興老黃酒，有20多斤重，外面
用石膏密閉着，還沒開封。父親說了一句
「老了，不中用了」，就讓開了。我將酒抱
到桌前，仔細端詳着父親，滿頭銀髮已逐漸
稀疏；滿臉刻滿深陷的皺紋，乾癟的嘴唇一
張，裏面缺牙少齒；瘦小的身材在層層衣服
的包裹下，喻示着不再強壯。只是看着我們
時，父親的眼神裏閃爍着興奮之光。
父親出生於1932年，為了供大伯上學、二

伯出門學手藝，一天都沒有進過學校。8歲就
開始去給當地有錢人家放牛，掙點工錢回家
補貼家用。爺爺去世那年，父親才15歲，那
時候已經有了四叔和五姑。爺爺去世後，父
親成為全家主要勞動力，為了讓四叔不當農

民，3年後，父親親自將四叔送到了軍營，從
此，照顧年邁體弱的奶奶和啞巴五姑的重任
全壓在了父親一個人的肩上。父親在當地是
有名的力量男，幹活不怕吃苦，誰家有力氣
活需要幫忙，他都會去幫。父親的正直、善
良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受到當地人的稱讚。
父親的人生信條有三句話：「窮則思
變」，「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窮
不丟豬富不丟書」。父親和母親生育了四個
子女，父親養育我們姊妹四人，可謂歷盡艱
辛。大姐出生於1962年，1972年開始上小
學時農村還很窮。但無論如何，父親堅決要
把大姐送去上學。大姐也很懂事，上學時把
我帶到學校照顧。1979年，大姐在全村鑼鼓
喧天的喜慶氣氛中，到江油上中專了。家裏
出了第一個吃皇糧，脫「農皮」的人，父親
喜不自禁，當天晚上喝醉了酒。兩年後，大
姐參加工作掙錢了，郵遞員開始在村子裏大
聲叫喊：「蒲忠倫領匯票！」「蒲忠倫領包
裹！」每當聽到這樣的聲音，父親的臉上總
是洋溢着喜悅的神色。
隨着二姐、哥哥和我的日漸成長，家裏開

銷越來越大。1987年夏天，我13歲，正在
唸初中。哥哥中考落第了。那天晚上，家裏
空氣沉悶，母親不斷嘆氣，父親一言不發。
父親喝了三杯酒後，堅毅地對哥哥說：「讀
高中去吧，再苦再累我也要供你們讀書。」
接下來的三年時間，我們家的豬養得更多

了。每個星期日回家，我們都要從家裏帶走
大量糧食。每次離家時母親眼含淚水，父親
總是囑咐：「好好學習，糧食，家裏有。」
1990年8月上旬，我以全縣第一名的成績

被四川水電校錄取，哥哥同時考上了大學。
領取通知書的那天，二姐和母親抱頭痛哭，
二姐說：「從來不知道全縣第一名是什麼樣
子，哪知這第一名就出在我們家裏。」母親
佝僂着腰說：「終於盼出來了，終於盼出來
了。」父親滿面紅光，健步如飛，很快去鄉
場上買回二斤酒、三斤肉，遞給母親說：
「做飯吧，我們今天都要喝點！」第一次喝
酒，也就是從那天開始。
邊喝酒，邊聊天，邊回憶往事，不知不

覺，我和父親都已喝得滿臉發燙，可父親執
意還喝。我有點奇怪，父親雖然愛喝酒，但
酒量也不大呀，今晚這是怎麼了？看到母親
沒有勸阻，眼角還浮起淚花，我終於明白，
父母年紀大了，肯定會經常思念自己的兒
女，但又把這種思念壓在心裏，不願打攪我
們。而我們幾兄弟姊妹天南海北，平時工作
也忙，又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回家陪爸爸和
母親。今晚爸爸是藉着喝酒的機會，來排遣
他心中的寂寞，傾訴他的思念兒女之情呀。
我斟了滿滿一杯酒舉到父親面前，恭敬地

說：「爸爸，您養大我們容易，這杯酒，就
讓我代表我們幾兄弟姊妹敬您吧。」父親的
眼裏滾動着淚花，我端起酒一飲而盡……

冬日的一天，燦爛的陽光暖暖地照在洪雅廣
場上，我正和文友喝茶聊天，忽然接到《北京
文學》編輯白連春先生的電話，他說剛校對了
我的散文《兒時的記憶》，「寫得極好」。白
連春先生是四川著名詩人和小說作家，失去聯
繫已有10多年。以他的個性，不太輕易稱讚別
人的作品。他這麼說，可能是文章的什麼地方
引起了他的共鳴吧，我想。《兒時的記憶》是
描寫故鄉和童年的系列散文之一。連春先生的
話勾起了我對故鄉的回憶。
我的故鄉在四川洪雅一個偏僻的鄉村，山不
算高，有樹有林。河不算深，穿村而過。村裏
最常見的是槭樹，田間地頭，隨處可見。村裏
最珍貴的是柏樹，一年四季，枝葉常綠，如果
用來做傢具，那是珍貴的材質。村裏還有一種
樹，叫酸鼻子樹，是故鄉山林中的一種野生植
物，果實核多肉少，但那酸甜酸甜的味道，令
人回味無窮。從1993年2月到洪雅林場參加工
作算起，一晃離開家已經28年。姐姐妹妹遠嫁
他鄉，老父老母離開人世，老屋已經垮爛，即
將倒塌，山林和田野愈來愈遠，一片模糊。偶
爾回到家鄉，許多年輕的後生和小孩用陌生的
眼光打量着我，我也不知道這是誰家的小孩，
更是叫不出他們的名來。昔日的家鄉逐漸變為
了回憶的故鄉。
作家的世界總是不斷地向童年和故鄉回望。
故鄉雖然土地貧瘠，生活艱辛，但民風淳樸，
鄉親熱情，慷慨互助的傳統美德流傳至今。我
在故鄉放牛，割草，拾柴，做飯，讀書，上
學，割麥、打穀，娶妻、生子，生活了整整26
年。那葱蘢的山林、裊裊的炊煙、綠色的田
野、澄碧的河流，那山林裏的斑鳩、麻雀、白
鶴、野雞、野兔……以及老屋旁的那棵酸鼻子
樹，帶給我大自然的快樂。故鄉雖窮，但記錄
了我成長的時光，放飛了我文學的夢想。小時
候的記憶裏，鄉里鄉親不但勤勞儉樸，還會唱
山歌，講民間故事。特別是曾經走南闖北，做
過民間藝人，後來當過生產隊保管員的父親，
他講出的民間故事，不但風趣幽默，還蘊含了
做人的道理，使我受益終生。記得小時候我有
一個遠房親戚，瘸着一條腿，父母要我們叫她
「表娘」，表娘的肚子裏也裝滿了民間故事。
每次表娘來我們家，晚飯後大家圍着一盆木炭
火聽故事。二郎神的傳說，七仙女的故事，窮
長工智鬥老財主，窮書生發奮考狀元……父親
和表娘你講一個，我講一個，低矮的茅草房裏

不時傳出歡樂和笑聲，以至多年後回憶起來，
彷彿在聽《聊齋誌異》。
兒時的記憶裏，不少鄉里鄉親家裏沒有存

款，青黃不接的季節，都得背着背兜，去給稍
微富裕點的人家借糧過日子。玉米成熟的時
候，家家戶戶都吃玉米饃饃。春天播種靠的是
老牛拖犁，秋天收糧靠的是人工勞作。初中畢
業因家貧輟學後，農村已經實行土地責任制。
我和父母姐妹一起，挑糞挑水，犁田犁地，栽
秧打穀，生活的艱辛讓我刻骨銘心。記得一次
打穀時，烈日當空，秋陽火辣辣地照着。稻田
說是水田，卻沒有水流，只剩下泥漿。姐姐妹
妹割稻，我和父親搭穀。雙手抱起稻穀，掄個
半圓使勁搭到拌桶內的壁板上，再揚起，再搭
下，揚起的穀毛直撲眼鼻，飛進喉嚨，嗆得十
分難受。搭完一方，拖着拌桶深一腳淺一腳地
前行時，一不小心，田裏的石頭瓦渣和穀樁就
會在腿上劃出一條傷口。沒多一會兒，汗水和
着掄起稻穀時灑下的點點泥漿打濕衣服，緊緊
黏在皮膚上，太陽一曬，彷彿被鹽水浸泡着，
火辣辣地疼痛……故鄉的田野滴進了我的汗
水，消磨了我的青春，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
也激發了我離開故鄉的念頭。記得第一次被縣
文化館臨時聘用時，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欣喜若
狂，恨不得立刻逃離故鄉，從此不再回來……
而當這一切隨着歲月的流逝遠去，留下的只有
刻骨銘心的摯愛和回憶，以致每當拿起筆來，
故鄉的山林和田野，故鄉的民俗和風情，以及
童年的各種情景，總是不斷地浮現在眼前。
於是我用回憶的文字、感動的筆觸，書寫着
對故鄉那片土地的摯愛和感恩。一些作品發表
後引起了評論家的關注和讀者的共鳴，《童年
的酸鼻子樹》、《拾稻穗的歲月》、《懺悔的
水冬瓜梨》、《拾柴火的日子》等篇章先後被
收進語文出版社義務教育教科書以及各種教輔
教材和初考、中考試題。散文集《童年的酸鼻
子樹》2018年出版後，一年內印刷了3次。花
山文藝出版社劉燕軍先生在評論中寫到：「羅
大佺的文字有汪曾祺文字的魔力，讀他的作品
會讓人靜靜地步入那個由文字營造的秘密花
園，一同感受作者在那個特殊時代的童樂和天
真」。四川省作家協會創研室徐良先生在評論
中寫到：「書寫那段艱辛的歲月，帶給讀者輕
鬆和樂觀的感受，羅大佺或許是第一人。」枝
江市作家協會主席張同先生在評論中寫到：
「願今天的孩子們在手捧這本《童年的酸鼻子

樹》時，能讀懂一輩人的成長，能讀出一個時
代的鄉愁。」許多讀者在來信中寫到：「讀了
羅大佺的文章，傳統的文化，樸實的情感，人
性的光輝能讓很多人產生共鳴，情不自禁地回
憶起早已遠離的故鄉和漸行漸遠的故人。」文
壇泰斗賀敬之、中國籍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
者莫言先生，先後替我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故
鄉》、《童年的酸鼻子樹》題寫書名。
著名作家柳青曾經說過，文學事業是愚人的
事業。一路走來，我的文學之路很坎坷，但一
直堅持不懈。初中畢業那年我在縣文化館的文
化小報上發表了一首小詩《夢》，不久又陸續
發表了《白鶴，你說（外一首）》和《山鄉孩
子的歌（組詩）》等兒童詩。這些不太成熟的
作品雖然文字上顯得稚嫩，但生活氣息濃厚，
個別作品受到樂山市文化局《沫水》雜誌編輯
老師的好評，縣、市文化部門老師的鼓勵點燃
了我的作家夢想，於是白天參加田間勞動，晚
上在煤油燈下進行創作。16歲那年作為農民作
者，應邀參加了「洪雅縣業餘文學創作座談
會」。參會人員中，數我年齡最小，大家都親
切地叫我「小羅」。
1987年1月，我被洪雅縣文化館臨時聘用，
參加了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整理工作，
1993年2月，我被洪雅林場黨委破格錄用，從
一位放牛娃變為了國家工作人員。1997年7月
加入四川省作家協會，2018年6月被中國作家
協會吸收為會員。作品先後榮獲「第八屆冰心
散文獎」、「國家林業局首屆梁希林業文學藝
術獎」、「第一屆浩然文學獎」及「首屆四川
散文獎」。
從放牛娃到國家工作人員，從農民作者到中

國作家協會會員，是故鄉培養了我堅忍不拔的
性格，是故鄉放飛了我文學的夢想，是故鄉讓
我走出了那個小山村。

●蒲 飛生活點滴

●程中學

●王曉陽

來鴻

●《童年的酸鼻子樹》由莫言題寫書
名。 網上圖片

一枝春天開在故鄉

一滴微熹的鳥鳴
打破寒冬的美夢
一樹柳芽挺直腰板
抖落冰寒和包袱
睜開春天的眼眸
河邊的迎春姑娘照鏡梳妝
一聲噗呲的清笑
迷醉了遠道而來的燕子
風竊語 陽光如綢

一頭老黃牛馱着風俗和季節
在田地裏耕耘初心
那些油菜 白菜 青葱
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
放開手腳瘋長
燈籠高掛 窗花綻放
映紅了少女的心事
一隻風箏
把春天抬得越來越高

詩詞偶拾


